
汤恩伯，浙江省武义县汤村人，

汤恩伯对属下说：“我只知委员长的命令，我对其

他的人一概不理。”这一原则让他在四年中从军校毕业

生升至副师长。

方耀口述

我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期间，与汤恩伯的二弟媳

柳柱仙、四弟媳柳柱梅之兄柳报青（浙江省永康县人）是同学。

后来我在汤恩伯麾下任职期间，柳报青又介绍其侄儿柳时茂到我

所在的部队，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在与柳家叔侄的交

往中，我了解到不少有关汤恩伯个人及家庭的情况。至于汤恩伯

部驻各地期间给民众造成的痛苦和灾难，我更是亲历、亲见。

年生。其父汤家戚系

地方绅士，性格豪爽，交游甚广，在地方上颇有名气。其母为张

氏。汤恩伯兄弟五人，他居长，与老二永祺、老三永通均为张氏

所生；老四永富、老五永毅与他同父异母。汤恩伯对双亲十分孝

敬，身居要职后常接他们与自己同住，以尽孝道。



年代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与留日女学

汤恩伯祖宅，在浙江武义县汤村。

汤恩伯的发妻名叫马

阿谦。马阿谦之父马振南，

秀才出身，通晓阴阳八卦、

看相算命之术，原是汤家

戚的老师。汤恩伯出生不

久，马振南看了他的八字，

算定此子日后必做大官，

遂请人向汤家说媒，将自

己刚出生的女儿马阿谦许

配给汤恩伯为妻。汤家戚

见是老师主动提亲，自然

应允，从此二人成了亲家。

马振南给汤恩伯改名为其

法，但不知何故，汤上学

后仍用恩伯之名。马阿谦生了一子名叫汤建元，现在美国经商。

汤恩伯于上世纪

。汤恩伯和竞白生有一子两女，现在竞白与其子女均在美国

生竞白相爱。汤回国后在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陈仪麾下任少校参

谋，竞白回国后任杭州女子蚕桑学校校长，二人在杭州结了

婚

从事商业活动。

抗战胜利后，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的汤

恩伯去上海、南京主持接收工作。在此期间，汤与一汉奸头目之

女在常州结了婚。

①据吴绍周所撰《关于汤恩伯》一文说：汤在日本“结识一女王竞白，知王为

陈仪的外甥女，慕势贪财，谋为夫妇”。汤回国后，曾任程潜第六军张轸师的少校团

副、第一师贺耀祖部学兵连少校连长、第六军教导总队总队副，“时陈仪任军政部次

长，调升他为军政部某科科长。”

我所知道的汤恩伯



年我在江西泰和任第十四

年，汤恩伯（左一）在日本士官学校与留日同学

月

合影。

汤恩伯去台湾后，又娶了一位女子为妾。后来汤患了胃溃

疡，竞白闻知非常着急，电邀汤去美国治疗，但台湾之妾非要汤

去日本医治。汤在日本治愈疾病，正准备回台湾时，一天晚上突

然想吃酱菜，家里人连忙买来。汤吃后即感身体不适，当夜死

去。

米，体型矮胖，方圆脸，爱好体育运动，汤恩伯身高

是个工作起来就不肯休息的人。

师骑兵连少校连长时，该师军需处少校科长陈鼎彝曾对我说：

“我是汤家戚的挚友，也与陈仪是朋友。我在杭州经商时，介绍

汤恩伯认识了陈仪。后来陈仪保送汤恩伯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这段学历对汤的前途关系极大。”

月年 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陈仪为在国民革命

年

军总司令部里安插自己的耳目，向总司令蒋介石推荐了汤恩伯，

结果汤被任命为总司令部参谋处二科中校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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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第六期学生毕业。军校当局为给军官补

日

正式开学，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南京

月下旬开始授

课。汤恩伯升任军校第六期步

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位于南

京城内原马标、炮标及小营旧

址，校长蒋介石，副校长李济

深，教育长何应钦（ 年

年

月张治中接任）第六期先后

有四个步兵大队及炮兵、工

兵、交通大队各一个，其中步

兵第三大队于 月底
年，汤恩伯在国民革命军任

职时摄于江西九江。毕业。在各大队队长中，汤恩

伯以其独特作风和表现引起了

蒋介石的重视：一是经常向蒋介石呈送有关军事、政治、教育、

经济等方面建议的手册，其中有些被蒋采纳；二是每天早晨跑步

时，其他大队都是在校园里跑，惟独汤恩伯的步兵第一大队沿黄

埔路、中山东路跑到中山门，再沿原路跑回，从而给人们留下了

“汤恩伯是一个肯苦干的人”的印象。

年

月设立军官教育连，张治中兼任连

月实任连长）。

习班及第八期准备干部，于

长，汤恩伯任副连长（ 月，蒋介石由三元巷

迁至军校内一所新建的两层小楼居住，更能经常目睹汤恩伯的

我所知道的汤恩伯



年春，被称为“国军之模范”的教

“突出表现”。 年初，军校设立军官教育团，张治中、祝绍

周分别兼任团长、团副，汤恩伯兼任步兵营营长。该团是蒋介石

为培养高级军事骨干而设，聘请德国顾问指导，着重军事方面特

别是新式武器的教练。

导第二师编成，张治中任师长，汤恩伯任第一旅旅长。教导第二

师完全采用德国军队的方法进行训练，装备极为精良，与教导第

一师（师长冯轶裴）同为蒋介石当时最精锐的嫡系部队。汤恩伯

在两年多内一再升迁，足见他已深受蒋介石的器重。

年夏，教导第二师开赴豫东，参加蒋、阎、冯中原大

战，归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指挥。该师在太康以北地区中了冯军

的埋伏，伤亡惨重。战后，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徐庭

瑶任师长，汤恩伯升任副师长兼第十旅旅长。

朱火金口述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与各派新军阀取得了暂时妥协，又趁势

平息了两广事件。这时，他集全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为了消除

心头之患，便开始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军事“围

剿”。

年，蒋介石调集了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奔向江西，

开始对井冈山中央根据地和与其紧邻的赣东北根据地进行“围

剿”。同年秋，汤恩伯奉蒋介石之命，率陆军第二师第一旅和浙

江教导团，从衢县、江山沿浙赣线进入赣东北苏区的玉山、广

丰、上饶等地，开始对赣东北苏区的中心地区横峰、弋阳、德兴

边境的磨盘山、葛原一带，进行长达半年多的军事“围剿”。汤

恩伯积极推行国民党对于根据地的一系列反共反人民政策，军事



个县；浙江的开化、江山、遂昌等 县；安徽的祁

进攻、经济封锁、政治欺骗宣传同时并举，对根据地的革命群众

和无辜百姓进行残酷镇压，给赣东北苏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损

失。

安徽四省边区

赣东北（又称闽浙皖赣）根据地，位于江西、浙江、福建、

个县，其面积约十多万平方公里，包括江西的

个县；福建的崇安、光泽、横峰、弋阳、上饶、德兴、贵溪等

浦城等

县。这一广大地区有磨盘山、大茅山、怀玉门、东流、秋浦等

山、武夷山、天目山、黄山等高山峻岭，地势险要。还有纵横交

错的河湖汊港，千里沃野，是一个物产资源十分丰富，经济发达

的富庶地区，也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较为中心的

地区，从这里可直逼杭州、上海、南京等重镇，并可与井冈山中

央根据地互相策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年

年，这一地区的革命烈火已

月，当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弋横武装起义时，

蒋介石就感到十分惊恐。到了

南京政府。

成燎原之势，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农民革命团、赤卫队、儿童团

等革命武装组织遍及赣东北各县。在强大的革命风暴面前，赣东

北根据地各县的财主富豪、党政头目们，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

认为单凭他们自己手中的靖卫团、保警队之类的地方武装，很难

与红军对阵，于是告急文书宛如雪片一般飞进国民党的神经中

枢

的江西省清乡

对于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和日益发展壮大，蒋介石早就如芒

刺背，必欲除之而后快。载于民国十九年（

报告中，蒋介石自己不得不承认说：“对于磨盘山苏区，历次军

队进剿不但不能肃清，往往为其折损武器，增其势力，于是势益

猖獗。”于是，蒋介石在“围剿”井冈山中央根据地的同时，仍

调集重兵，指挥汤恩伯、胡祖玉、阮肇昌、赵观涛等部三万多



等一系列

人，分六路出动，大举进攻赣东北苏区，妄图一口吞掉这块根据

地。但赣东北军民在方志敏、邵式平等正确领导下，采取了灵活

机动的游击战术，打破了敌人的包围，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蒋介石调集重兵，指挥军队，大举进犯苏区，对苏区人民烧

杀抢掠，残酷镇压，罪行累累。汤恩伯及其部属在“围剿”时所

作所为也证明了这一点。汤恩伯率领整个建制旅和浙江教导团进

入赣东北根据地后，分别驻扎在玉山、广丰、上饶县境内，兵力

超过万人，防线达六、七十公里。汤部从东南方向对赣东北苏区

的中心地区横峰、弋阳进行包围，与胡祖玉、赵观涛部相互策

应。由于汤恩伯部建制完整，装备齐全，训练有素，驻地离赣东

北根据地中心区域最近，因此对根据地军民威胁最大，破坏最

烈。

在政治上，他指令驻地各县党部和政府，大肆进行蛊惑人心

的宣传，诬蔑共产党是一伙“共产共妻”的人，红军是一群杀人

越货的“土匪”，是一伙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还在驻地内

实行“清乡”、“移民并村”、“五户联保”（即一户通红军，五户

同罪）。并要驻地政府积极配合军队“围剿”根据地，在各县成

立县、乡两级地方武装的靖卫团、保警队、联防指挥部之类的武

装机构。

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严格执行国民党政府颁

布的《封锁匪区纲要》、《赣东北食盐买卖运输查禁法

禁令。在通往苏区的交通要道隘口设立哨卡，对过往行人严格检

查。封锁信江上的大小船只，对于明令禁止进入苏区的食盐、西

药、布匹、文化印刷用品等物资，一经发现，立即没收。在城镇

还设立食盐公卖处，限制白区人民购买食盐的数量，以防食盐转

卖流入苏区。

经济封锁给根据地军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和威胁。伤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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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三个主力团，采取一人一枪的正规编制，以便

缺少药品得不到及时治疗，严重地影响身体康复。广大群众因缺

乏食盐，影响身体健康，影响生产劳动。布匹难以进入苏区，在

天寒地冻的冬天，红军战士还穿不上棉衣而受冻。为了打破敌人

的经济封锁，建立赤贸路线，赣东北省委、省苏维埃派出了一批

精干的采办人员到白区采购根据地军民所需物品，有的同志为此

付出了生命。

在军事“围剿”中，汤恩伯率其旅从玉山、上饶、铅山一线

进攻赣东北苏区的中心地区，如上饶的茗洋、临湖、湖村，横峰

的霞坊、龙门、葛原等地区。在“围剿”中强迫苏区群众为其开

路，进占村寨后，烧杀抢掠，使这一地区生灵涂炭，无辜百姓惨

遭杀戮。汤部所到之处，村舍尽成废墟，鸡犬之声难闻。汤还努

力地推行所谓“防剿”、“清乡善后”等政策。由于汤恩伯“围

剿”赣东北根据地十分卖力，不久就擢升为第二师师长。

赣东北根据地军民为了对付强大敌人的进攻，在方志敏的领

导下，众志成城，用地雷、换丝炮、松树炮、大刀、梭标等简陋

武器打击敌人。在战术上采取了方志敏制订的正确游击战争战术

指导原则，这就是“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

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

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为了使红军更能

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方志敏、邵式平还果断地将三万红军队伍

缩编为

抓住战机，打击敌人；将缩编余下的人员分散到农村，作为乡赤

卫队的骨干，扩大地方武装；各县组织独立连，各区组织五枪到

十枪的游击队，配合主力，开展游击战；并成立一新的独立营，

到万年、余江等外线寻找机会打击敌人。由于根据地军民做好了

反击敌人的准备，因而敌人进攻赣东北根据地时遭到接二连三的

失败，汤恩伯部也损兵折将，半年“围剿”，死伤逾千，连旅部



吴绍周口述

年，国民党军进兵鄂豫皖边区，对红四方面军进行第

月驻地上饶也被红军攻克。 日，红军健儿一举攻克当时称

之为江西四大名镇之一的河口镇，歼敌一个团。

空前的胜利，辉煌的战果，加上不久后弋阳的七星尖战斗的

胜利，敌人发动的“围剿”终于被彻底粉碎。赣东北苏区在巩固

中又开始了新的发展。汤恩伯率领所谓劲旅，“围剿”赣东北根

据地，妄图扑灭革命烈火，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灰溜溜地离开了

赣东北。

战役，

四次“围剿”。夏天，汤恩伯率八十九师由武汉出发，参加这一

月到达黄安。八十九师各单位向师部请领给养，汤恩伯

以后方运输困难为由，下令就地征购。由于战地居民大都逃散，

无法购到。各部队在抢购勒索了一段时期以后，汤又下令征发，

征发是拿粮不给钱的，地方既无应征机构，师部也无统筹组织，

便由各旅、团、营、连，乃至独立的排、班自由行动，直接向民

家掠夺。每天无论行军或作战期间，各单位纷纷派兵四处抢粮。

起先运回来的尚属粮食马秣，渐至瓜果蔬菜，猪羊鸡鸭，以至耕

牛牲口，油盐酱醋，均在征发之列。连各部队所需的官兵草鞋，

也是从民家劫夺来的新旧衣服和布匹撕成一缕缕地编织起来的。

当时有两个排长问我：“剿共究竟是为什么，是专来抢杀的吗？”

但汤恩伯却视若无睹。整个鄂豫皖边区，经国民党军队大肆抢、

杀、烧，真正满目荒凉，人烟绝迹。除了穿军服的人以外，几乎

看不到其他的人。

汤恩伯虽然身统大军，但他并不是从军队基层单位干起来

的。当师长以后，第一次在第二师被红四方面军战败而被撤职；

第二次到八十九师，又参加对红四方面军作战，在鄂豫皖边区整



整一年的大小战役中，他自己一向是躲在师司令部里，很少上

阵。 年冬，他第一次带着师直属部队及二六五旅向黄安方

面“扫荡”，事先经过反复调查，以为对军情已经摸清，但在三

月间，驻

年 月

角地（距黄安东北约

灭，嗣经援军解救，得以幸免。

华里）突被红军包围猛打，几至全军覆

年，汤升任纵队司令，在

江西参加第五次“围剿”，虽进犯到中央苏区，不过是乘着红军

转移北上的机会，到过瑞金一次。

胡汉文口述

年 月间，当时我仍在汤恩伯第十纵队第四师补充团

第五连任上士排副。

年自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以来，于

瑞金进犯。当

扎在江西广昌县一带的第三纵队樊崧甫部，第十纵队汤恩伯部

等，在强大炮兵和飞机配合下，向人民的红都

个

个炮兵团。从

时，汤恩伯所指挥的部队是：第四、第八十九、第八十八等

步兵师，另配属 日，由广昌出发，

月会同第三纵队樊崧甫部，向驿前、石城、瑞金进犯，约在

初进驻瑞金。

自从汤部进驻瑞金后，第十纵队改为第三纵队，他仍任指挥

官兼第四师师长，下辖第四、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师，担任瑞金

全县的主要“防务”。

汤恩伯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张贴布告，要求“凡是共产党

员，以及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军队等干过事的人（包括游击

队人员在内），不分男女老幼，限二十天以内分别在乡、区、县

各个负责机关登记‘自首’，本指挥一律从宽，既往不咎，如上

述人员有故意不登记‘自首’者，经查出或被亲友告发者一律处

死刑。如上述人员的亲友有故意不报而包庇者也一律处死刑。”



年红军主力撤离井

第二项措施是在 年 月底

名，

月初，大概正在旧历年关时开

始的。这时，正是当地的一些地主率领“返乡团”回到他们的家

乡。同时，蒋介石的别动队也开到瑞金来。因此，汤恩伯就利用

地主“返乡团”等地方武装，在别动队的监督下，使用其所部在

该地进行了“清乡”。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例

如，我在第四师补充团五连充任上士排副时，就奉命率领本排配

合别动队，在地方武装“返乡团”的指引下，在瑞金外围的胡岭

背附近两个村庄内逮捕了在红军中干过游击队的人员共

由连转送去汤恩伯指挥部。当时，汤恩伯在瑞金一带各个角落类

似我这种行为不知有多少。由此可以肯定汤在瑞金“清乡”中逮

捕和杀害的革命人员是不少的。事后我听说共逮捕了男女约有

多人。其中不少被汤部在瑞金枪杀了，多数送到南昌“感

多名女干部被捕后关在瑞金城内，听说有化”。其次，还有

多名比较年轻些的女干部被一些中多人被保释外，其余

级军官奸污后，强迫结了婚。

王良口述

我的叔父王寿庚因与汤恩伯是浙江兰溪体专同学，于

年投靠了汤恩伯，在汤部第八十九师师部副官处任上尉庶务副

官。该部参加了第五次反共“围剿”，在江西广丰、白水镇、凤

凰山一带用碉堡政策，步步深入苏区。

冈山北上抗日，苏区人民在国民党军的烧、杀、抢三光政策残害

下，生活苦不堪言，国民党军队的主副食也由此造成了困难。

那年夏季，叔父王寿庚有很多钱寄回来，但在信中讲到生活

困苦，肉味无着，要求寄些荤菜去。我祖母徐氏爱子心切，乘顾

崇年（浙江武义县城横街人）回家探亲返回部队之机，准备了几

十斤腊肉、火腿和干菜卤蛋，叫我跟顾崇年一起送到江西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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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在行军途中遇到红军

时我才 岁，到那里已是深秋季节，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白

水镇、凤凰山一带地方，只见到处是残垣断壁，碉堡林立，尸骨

遍地，除了大兵，看不见村民。

我在大柏地第八十九师师部驻地找到了叔父王寿庚。当晚由

我叔父请同乡吃饭。当时在第八十九师任职的有很多武义人，如

徐镇球（师军法处处长）、陈寿余（军医处书记）、顾应昌（军法

处司书）、翁文卿（师特别党部书记长）、汤述祖（师卫生队中尉

军需）、张志（第五二九团营长）、徐肇成（事务长）、顾昌林

（文书）、洪振华（文书）、王宝忠（勤务兵）、王尔茂（特别党部

干事）等等。

在大柏地住了几天后，第八十九师经瑞金进入会昌县，师部

驻城里。大柏地是

一头猪。全村只有不到

多户的大村，已看不到一只鸡、一条狗、

个年老体弱的妇女和瘦弱的小孩。瑞

金城里同样是残垣断壁，到处可以看到炸弹坑。街头巷尾冷冷清

清，不见人影，只见汤部第四师大兵正在拆民房，建碉堡。驻在

会昌县的第八十九师同样在拆民房，建碉堡，路路设卡。对每天

到会昌城里买卖东西的人都要盖三角联保章才准通行。

我到会昌后，因年纪小，文化低，无事可做，而回家又不可

能。当时，武义人在第八十九师师部成立了一个剧团，我因在家

学过锣鼓班，被叫去学做《小放牛》的牧童、《十五贯》的娄阿

鼠、《辕门斩子》的杨宗保等角色。我的吃饭问题由汤述祖在卫

生队挂个空名，拿十来元钞票。我除了学戏外天天东游西荡。几

场演出后，由于当时生活枯燥，我和王应昌（师特别党部的司

书）演的《小放牛》到处受人欢迎。

年春节前，第八十九师五三

游击队伏击，死伤很多。会昌近郊也遭到红军沉重打击。武义人

张志营长也受了重伤。王仲廉师长下令“大烧、大杀、大逮捕”。



场戏。当时我这个没有公职、不受天，演了

男女被抓到会昌城里关在刘姓祠堂和隔壁两座大屋里的有

老小，由徐镇球（师军法处处长）亲自作简单的审问，胡侠书记

官记录，只要是农会小组长干部、妇女干部、儿童团干部、赤卫

队员，徐镇球都在名字上圈了个红圈。我在他背后看了，好奇地

多人，叫顾应昌（司书）将有红

问了一声：“红圈划了做什么？”得到的回答是“小鬼不要多嘴！”

只见半天多时间问了约

天时间，刘姓祠堂

圈的一百几十人名单抄出来，我因好奇心所促，第二次又去问顾

应昌（我小学老师），才知道有红圈的都是被杀的对象。当天下

午，师特务连就将这批人用机枪打死在会昌城里大广场两棵五人

合抱的大树后边的大塘沿。接着天天大杀，

多人仅留下了二三百人。在被杀人员和两座大屋里被关的

岁的儿童团长。以上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的汤恩伯部下

中，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最小的一个是留着瓦片发式

的仅

在会昌苏区大屠杀的情况。

年春，汤恩伯任十三军军长时，军部驻瑞金城内。国

民党为了纪念战死的官兵，在瑞金郊区建立起一个规模很大的犁

庭公园和一座纪念塔。建成后，他们召开了所谓的庆功大会，我

所在的小剧团也到瑞金参加演出。这次是汤恩伯的同乡骨干大聚

会，其中有军部军法处处长王申瀚，掌握密码的机要秘书周祖

廉、副官吴金生、军副官处主任刘国熙、副旅长刘国军、摄影师

童尔能、军部秘书王醉耕等。

在瑞金住了

多人，地

约束的小青年不管人家官职大小，天天到同乡处玩，故又看到王

申瀚比徐镇球屠杀还要狠得多。他自问自记，姓名头上被点上一

点红的都杀。我第二天又看到军部警卫营集体枪杀

点在犁庭公园附近的山沟里，其中有戴长舌帽的小红军、穿灰制

服的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男女都有。天天听到杀人枪声，有的



月，毛泽东、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

将人头割下来送到南昌行营去。我问顾昌林（戏先生）：“为什么

杀得这样凶？”他说：“春节前和会昌一样，瑞金也遭到红军袭

击，国民党第四师丢了一个团。汤恩伯亲自督战，警卫营丢了两

个连，师长王万林受伤，汤恩伯逃到厕所里躲了下来，败得一团

糟，这是杀人报复！”我还看到一个红军指挥员在战场上牺牲了，

尸体被抬到城里，头被割下来送到南京去。

过了不久，第十三军由瑞金、会昌沿赣江乘船到南昌。只见

沿江两岸村庄都被国民党军队烧光，特别是吉安、樟树一带更

惨。几十里不见民房，只见少数茅铺，田地荒芜不见人。我到南

昌后，即归武义老家。以上情况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

方耀口述

年 月 日，汤恩伯被任命为陆军中将。同年下半年，

汤纵队奉调鄂、湘地区，参加“围剿”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

二、红六军团。在此期间，汤部改编为第十三军，辖第四师和第

八十九师。汤恩伯任军长兼第四师师长。第十三军从此成了汤恩

伯的基本部队，当时的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军参谋长吴绍周

以及旅长陈大庆、马励武，团长石觉、赖汝雄等，日后均成为汤

集团的骨干。

年

月份由风陵渡等地入晋，增援阎锡山的晋入山西。汤恩伯军于

军。红军回师陕北后，第十三军渡过黄河进入陕境，后又移驻绥

远省集宁县（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归第三十五军军长兼绥远省

政府主席傅作义指挥。



年冬一个下雪的星期日，他带军校学生跑步，路上

葛天口述

汤恩伯为什么受到蒋介石的宠爱呢？在当时有各种传说。有

的说在

年蒋介石同冯玉遇到蒋介石，蒋当时很高兴。有的说他在

祥作战时任教导第二师的旅长，经常自己背着冲锋枪，到前线同

士兵一起同甘共苦。这个情况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蒋很满意。还

有人说，他在抗日战争中打台儿庄很勇敢（实际上汤恩伯是最怕

死的，他在前方遇到敌机时，吓得一个人在田野里乱跑。平时每

逢部队转移，他总叫我在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若干里处为他另

找房屋居住，原因是害怕敌机空袭总部）。

其实以上这些说法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是汤死心塌地跟

蒋介石，心目中只有蒋介石一个人。汤恩伯不止一次对我说：

“我只知跟委员长，我只知听委员长的命令，我对其他的人一概

不理。”抗战时期，他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驻在河南。他

既不愿意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又不愿意受第一战

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指挥。他再三要求将自己的部队归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直辖，即归蒋介石亲自指挥。对此，当时任该集团军

参谋长的万建藩对他说：“这样下去，对自己是不利的。”他说：

“这种做法，委员长一定同意。胡宗南同朱绍良冲突，并不影响

胡宗南的地位。”以后有人说，汤恩伯了解蒋介石的心理，因为

蒋介石喜欢下面闹矛盾，不喜欢下面团结一致。

诸葛容口述

国民党统治是蒋介石独裁加上各派系互相倾轧的混合体，汤



系许

系、三

恩伯看清了这一政治本质，回旋其间，得心应手。总结他的处世

要诀，有这样几条：

一、对蒋介石绝对忠心。汤深知只要取得蒋的信任，一切困

难自会迎刃而解，不愁没有前程。他与国民党国防部长陈诚有矛

盾，曾多次公开对陈诚表示不满，由于蒋介石居间调处，陈与汤

仍保持表面和好。汤对蒋个人是奴才与主子绝对服从的关系。他

经常向蒋汇报各方面情况或建议，差不多每天都有致“委员长

蒋”的电稿拍发。记的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举行宴

会，酒酣耳热之余，忽然提起蒋介石的继承人问题，一时议论纷

纷，有的猜是陈诚，有的说是何应钦。汤独坐一旁，默不作声，

席间有人请汤谈谈他的看法，汤说：“委员长政躬康泰，这问题

无讨论之必要，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事。”

二、不脱离枪杆子。蒋介石瓦解异己势力时，常用的方法是

调升对方担任有名无实的高级官职，实质上是解除对方的兵权。

汤懂得这个奥妙，他始终牢牢地抓住军权，不肯轻易放手。

系的陈果夫曾几次拉拢他，要他出任行政职务，他均加婉拒。

年南京报刊登过一则汤恩伯将兼任江苏省主席的消息，我

将报纸送给汤恩伯看，试探他有何表示，他说：“军人不带兵就

如鱼失水。”他要我查明这项造谣消息的来源，原来是

孝炎所办的一家通讯社发出的。

三、对国民党、团、派系，采取敷衍手法。汤对

青团及其他派系，一向采取敷衍态度，在他的部队及所属各机构

中，没有什么党、团的活动，很多干部也不是党、团员。

年 月，汤到河南鲁山县境的伏牛山视察，伏牛山在

鲁山县以西，绵亘百余里，当时河南省政府设在鲁山。汤视察伏

牛山的目的是想利用这个山区作为后勤基地，原来他的补充兵团

的新兵都驻扎在这山里进行训练；此外，汤在山里还办有印刷厂



口述

及造纸厂。伏牛山有铁矿及柞蚕丝等资源，又有上汤、牛汤、下

汤三处温泉。汤一到伏牛山，河南省政府的衮衮诸公，迎送不

迭，尤其是三青团河南省书记王汝泮特别巴结，专程赶到三十里

外的下汤来迎接，还献了一册他亲撰的所谓《紧急救国意见书》，

十行纸上写着蝇头小楷，装成一厚册。汤将这册子交给我看一

遍，当时我的任务是与河南民政厅长方策（定中）联系，拟订一

个开发伏牛山的初步计划。后来我将计划草案向汤汇报，并顺带

提到王汝泮的《紧急救国意见书》，汤问起《紧急救国意见书》

说些什么？我说：“内容空洞，不切实际。”汤听了停顿了很久，

才说：“写封回信给他，敷衍一下。”

系方年汤到浙江出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在杭州的

青儒利用金、衢、严、处四府同乡会名义，举行欢迎汤恩伯的茶

话会。汤带领即将出任行政督察专员的四府同乡洪显成（浦江

人，汤部下师长）、吕师扬（吕公望之子）等参加。方青儒致欢

迎词，将汤大事吹捧一番。接着是“国大”代表吴孝姑等人慷慨

陈辞，大致都是先发表一通反共谬论，然后要求汤即速“剿共”。

最后汤致谢词，出人意外的是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些维持地方秩

序，搞好治安工作是他应尽之职责的话，至于谈到共产党，他说

这是一个有关国际性的政治问题，不是单凭一二人之力所能解决

的，即使是三头六臂的特殊人物也难奏肤功。这番话说得方青

儒、吴孝姑等面面相觑，万分丧气。

张 文

汤恩伯自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八九年工夫，便由一个旅长提

拔为集团军总司令，坐镇一方，不久又独揽鲁苏皖豫边区的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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